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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窗不同心
――學生間的騷擾

這幾年在校園內外發生了很多青少年之間的騷擾侵害案，
現在的青少年真是太不像話了，
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類似的事情呢？

　　要是你以為現在的青少年特別壞，以為過去的校園中沒有騷

擾侵害之類的事情，那你就搞錯了。

　　校園裡一向就有很多男生騷擾女生的例子。從掀掀女生裙子、

放謠言破壞女生的形象、在樓梯間和廁所中偷窺、放學時尾隨到

家，到公然進一步攻擊女同學的身體，甚至強暴輪暴，都不是新

鮮事。校園就是一個小社會，校外大社會會有的事情，通常也會

在校園中出現。只是過去的受害者比較沒有個人實力或公共支援

來提出控訴或反擊，家長和校方又有共識不想引發醜聞因而儘快

擺平，再加上過去媒體沒現在那麼發達，沒那麼積極扒糞，因此

這些案件都只在耳語中不了了之，最多也只是在小圈子中留下模

模糊糊的傳聞和回憶而已。

　　要是你以為這些一定都是男生做的壞事，都是男生騷擾侵害

女生，都是性別不平等的鐵證，那你也太簡化事情了。

　　因為，事實證明，騷擾侵害他人的加害者不都是男生，每個校

園中都有一些霸王花式的女生（從前叫做太妹），她們打起架來絕

不輸給男生，欺負人時也不會刻意避免侵犯他人的性部位。另一方

面，被騷擾侵害的受害者也不都是女生，校園中長年被強勢學生恐

嚇、追打、欺負的男生不在少數，很多動作都包含了對性器官的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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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。只不過這些男學生通常

不會向老師求助，一方面是

因為被恐嚇不能說出去；另

方面，作為男生，他們通常

被期望要自己解決問題，求

助會是件太丟臉的事。

　　以此看來，校園中的性

騷擾和侵害比我們想像的要

普遍得多，而且有很多不同

的狀況。除了特別嚴重的強

暴輪暴事件由警方以刑事案

件處理外，老師所面對的一般騷擾和侵害案件絕不可以用太簡單的

性別分析來判斷責任歸屬，一看到出事就斷言一定是男生欺負女

生，一定是大個兒欺負小個兒，一定是壞小孩欺負好小孩。老師需

要更廣闊的收集資料，探究真相，仔細思考如何處理，以免因為處

理得太粗暴而衍生日後更多敵意和暴力。

　　一般同學間的打打鬧鬧其實並不會引發老師的強烈關注，只

要沒有真正的流血傷害，沒有打上台面，多半老師也會止於勸說、

警告或通知家長。但是，當這些騷擾和傷害牽涉到性部位和性器

官的時候，老師就緊張了，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文化對貞操還是看

得很重，任何騷擾傷害都會勾起大家的嚴肅反應，再加上近年我

們社會對於性議題的普遍關注，使得大家都對這方面的事情超級

敏感。由於需要向校方和家長雙邊交代，這樣的重大責任更使老

師們心驚肉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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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通常一旦這樣的騷擾侵犯事件被發現，或被告發時，男加害

者會被記過處分，更嚴重的會被迫轉學或退學，女受害者則被百

般安慰，外加心理輔導，以免她們承受太大的身心創傷。另外，

學校會藉此機會，很嚴肅的要求老師加強注意（男）學生的各種

動態，加強對（男）學生的管理，設定更重的處罰罰則，好警告

（男）學生不要越雷池一步。要不然就是積極推動道德教育，以

感性的話語（「想想如果是你自己的姊姊妹妹被人欺負，你自己

的感覺會怎麼樣？」）來說服那些可能犯規的（男）學生。同時，

老師也對女生進行新的防範教育，再三提示她們什麼是性騷擾、

約會強暴、性侵害等等，勸告女生最好不要落單，不要獨行，連

上廁所、到學科辦公室去找老師都要結伴同行，要隨時隨地注意

身邊的人，要有警覺的敵我意識，不要衣著隨便，不要輕易接受

邀約，不要與陌生人搭訕，小心被人侵犯。哇！真是風聲鶴唳，

草木皆兵，女生都變成神經質了。

　　像這樣的道德教訓和警告提醒，聽起來是很自然的反應，想起

來也好像有點道理（因為實在也想不出什麼別的方法），但是顯然

它們的效果都只是要求男生女生發動更大的自我限制，自我壓抑，

自我距離，而沒有去想要怎麼樣在積極的、善意的互動中降低怨恨

（例如在本章＜從問題少年到同班同學――性別敵意事件之防範＞

一文中提及的），或者更進一步用友情和愛情來取代敵意（例如在

下一章＜情慾校園――善意互動的調教＞一文中說明的）。

　　除了我們在本書中另行說明的徹底防範措施之外，我們還需要

談談如何處理同學間已經發生的騷擾事件。「已經發生」就表示可能

已經造成某種傷害，因此我們關注的要點就是如何處理善後，以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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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各種層次的傷害降低到最小，而且把這個經驗轉化成正面的學習

經驗。

　　在這裡，老師第一件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拋開習慣性的強烈情

緒反應。

　　通常在遇到性騷擾侵害事件時，一般人的反應都是沈痛的、

憤怒的、嚴肅的。但是這種額外的情緒糾結也可能會讓受害者更

加自憐，因而更加深傷害，另外，老師的先入為主也可能使案情

更加複雜化。例如，當有學生氣急敗壞的跑來報告時，許多老師

都有同樣的直覺假設，認為騷擾事件一定是男生惡意騷擾女生，

一定是男生的性衝動發作，一定是男生看多了Ａ片等等。在沒有

探究全部事實之前，就用這樣簡化的對錯邏輯來判定善惡，常常

會忽略了其中可能的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」。

　　例如，人與人相處本來就很容易產生摩擦，很有可能男女學

生之間原本存在著其他的前嫌舊怨，或者她／他們之間有一些因

為日常互動進退而產生的挫折怨忿，在別的狀況之下，同學們吵

吵架，推擠一番可能也就過了。但是在騷擾侵害的案件中，她／

他們選擇了最容易成功羞辱對方的言論和行動――也就是用「性」

方面的行動和言語而不是其他的方式――來達成攻擊。

　　（從這個角度來說，釜底抽薪的防治方法不但要消除騷擾侵

害的動力，更要使「性」不再成為可以造成重大傷害的攻擊武器。用

個簡單的例子來說，要是人可以用嘲笑別人肥胖而達成羞辱對方的目

的，那麼，要禁絕這種惡行，除了要消除嘲笑的心態之外，更根本

的方法是強化肥胖者的自我定位，改變肥胖的負面價值判斷，使肥



186 實　務　篇　─　校　園　敵　意

胖者反而因自己的體型而感到驕傲，因而不再因為被嘲笑而受害，

這正是先進國家開始發展「肥胖自豪運動」的意義――「我很胖，

但是我很可愛，很有能量儲備。」同樣的，在防治性騷擾侵害案件

時，不但要消除潛在加害者的動機，更要壯大可能受害者的心理。）

　　提出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間可能有前嫌舊怨之說，並不是要為

加害者減輕罪行，而是不希望這些案件的「性」成份為加害者妄

加刑罰。騷擾就是騷擾，侵害就是侵害，公道要討回來，但是公

道也不能越份，不能因為其中牽涉到身體、性、貞操、名節，就

特別義憤或報復。許多老師和家長都看不穿這一點，結果在討公

道的過程中同時也為自己一心一意要保護的受害者增加了痛苦羞

辱自責。

　　因此，老師若是想在騷擾侵害案件上做出嚴謹的判斷，第二件

事就是要先撇棄成見，像檢察官一樣仔細的了解當事人之間有無前

嫌，事情發生前是否有什麼近因導火線。而且探聽詳情時不但要問

當事的學生，更要問別的學生（特別是那種常常八卦的學生），多

收集各方的觀察，再和當事人所言比對，甚至對質。這其實也沒什

麼特別的，別的案子發生時，老師不是一直都這樣做的嗎？

　　這個「探案」過程最主要的意義其實不在於「發現真相」，

而是透過這樣的訪談，透過各方的敘述，讓大家都有一個機會整

理（也就是間接的討論）事情的原委和經過。這個「化印象為言

論」的過程可以幫助大家把許多原本沒有說出來的東西說出來，

而因此認識彼此的看法，也算一種溝通。

　　一旦收集資料完畢，做出相應的結論，老師要做的第三件事情

就是和加害及受害雙方懇談，以便決定這件事要如何處理，就像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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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雙方要庭外和解還是上告法庭一樣，給她／他們機會自己做個決

定。這個做法的目的倒不是掩蓋一件已經發生的案子――受害者大

可以決定訴諸校規或法律――但是我們過去太快揮動法律的鐵腕，

寄望外力能快快解決問題，然後忘記問題，完全沒有思考如何讓學

生們在過程中有機會學習自主，學習成長，這是非常短視的做法。

　　另外，我們之所以強調不要太快訴求校規嚴厲處置，是因為

我們知道（校規）暴力不一定能解決（學生）暴力的問題。事實

上，老師在這些方面還需要有另外一些基本認識。

　　男生會不斷的騷擾女生，動機很多，不一定都是惡意。其中

很常見的理由之一是，有騷擾就可能得到女生的回應（這和暴露

狂的動機有點像），雖然女生的回應極可能是厭惡，但是有回應

總比沒反應要好吧！至少在這個過程中雙方有了某種直接的接觸

和交鋒，女生「回應」了男生的存在和努力。

　　這種卑微的騷擾動機是很容易理解的。學校裡從來就不鼓勵男

生女生彼此欣賞，擔心她／他們會因此而無法專心於課業，平日又

不斷灌輸女生要冷峻以待，不要輕易給男生好臉色，說是會被當成太

隨便的女生，會傷害到名節。在這種調教之下，校園中的男生女生都

不太確定如何向心儀的人表達好感――從那些害羞保守呆板木訥的成

人身上就可以看到長期如此的惡果。更糟糕的是，他／她們同時也不

太確定要如何有技巧的回應（不管是接受還是拒絕）別人的好感。

在這種疑懼加羞澀的氣氛中，女生的「保持距離」通常被讀成某種

「高不可攀」，男生的「表達好感」通常被讀成「別有用心」。即使

有些勇者表達了心意，過程中也是忐忐忑忑，擔心要是被拒絕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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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沒面子再朝夕相對。即使雙方都有心有意，而一旦戀慕之意被其

他怯懦的學生知道，那種出於忌妒的嘲弄也會讓任何青澀的戀情夭

折。

　　這些複雜的、矛盾的、疑懼的、但是又充滿衝動需求的心理狀

態，使得許多青少年以騷擾為表示善意的手段，以侵害為對羞辱的

自衛報復，而學校中對男女關係保持「堅壁清野」的基本政策，完

全無法改善這種煎熬和傷害。要是還用校規粗暴的處理這種案子，

那就更是無補於事。畢竟，我們成人恐怕也要為這種案子負點責任。

　　還有一個騷擾的動機，來自於男女生之間長久以來被建構出

來的敵意。一個社會要是很明顯的性別不平等，通常也會在表面

上做出過度補償弱勢的樣子掩蓋一下（比方說「女士優先」、「男

生應該讓女生」等等），因此校園中的老師（甚至家長們）都可

能對男女生賞罰不公，因而造成男生心生不滿（詳見本書＜從問

題少年到同班同學――校園敵意事件的防範＞一文）。另外，由

於自小沒有被灌輸多元包容的基本訓練，因此這套性別角色成規

也常常使得青少年對自己和別人的性別角色表現充滿焦慮，對異

類採取強烈排擠的態度。很多騷擾事件就是因為男生覺得面對強

悍的女生時，男性特質受到威脅，唯有在「馴服」了這些女生之

後，才能找回自己的「男性尊嚴」，所以男生個人或集結一群人，

以性騷擾來教訓大姊頭型的女生就時有所聞了。而在這方面，校

園教育過分強調鞏固男生女生各自的性別特質，往往加深了學生

的焦慮和敵意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一味的刁難阻礙男生和女生發展關係，或是加強對

男生的處分，強化性別角色的區分，都只會造成反效果，只會使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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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生更恨女生，更覺得騷擾有理。面對日漸浮現的騷擾侵害事件，

老師們能不反省自己的日常調教嗎？〔涂懿美、何春蕤〕


